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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，二○○四年，俄羅斯本土電影表現亮眼，一部科幻

電影《夜巡者》橫掃市場，創下有史以來俄國片最賣座的紀錄，

票房達一千五百萬美元，不僅吸引大批久不觀賞國產電影的年

輕人，連一向挑剔的知識分子也被激起興致，進戲院觀賞這齣

科幻娛樂片。 

電影《夜巡者》破的紀錄不只在票房方面，它在特效的使

用上也創下俄國歷年影片的紀錄，連好萊塢片商都對導演帖木

爾‧貝克馬貝托夫能以低價成本拍出高水準特效的功力讚賞不

已。但是，《夜巡者》的成功歸根究底，還是由於它改編自俄

國暢銷的科幻小說《夜巡者》之故。從觀眾的反應來看，如果

不看原著僅看電影，會覺得電影所要表達的義涵頗深奧；而看

過影片和原著的人又會認為，電影不若小說出色，這種電影與

電影改編原著之間的關係其實一向難以釐清，但不論如何，同

時身兼小說原作者與電影編劇的謝爾蓋‧盧基揚年科（Serge Lukiyanenko）都是最大贏家。 

盧基揚年科是俄國當前最優秀的科幻作家之一，挾著《夜巡者》之勢，今年二月他榮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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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將盧基揚年科的科幻創作生涯推向高峰。小說背景在

現今

屆「俄羅斯國際文學會議」頒贈年度最佳科幻作家獎，對拿遍大大小小獎項的盧基揚年

科而言，此獎雖然只是錦上添花，但也再次證明盧基揚年科所向披靡的魅力。 

科幻小說在俄國風行多年，一直是大眾文學的重要潮流，從一九三十年代的

弟（塔科夫斯基電影《潛行者》的原書作者）起到當前的盧基揚年科，俄國科幻小說家

向以獨特的邏輯思維與哲學深度獲得世界科幻文壇肯定。 

出生於前蘇聯哈薩克共和國的盧基揚年科早年學醫，醫

神病理醫生，但行醫之餘，他鍾情科幻小說，還曾擔任科幻雜誌《世界》的副主編。一

九八七年，《晨曦》雜誌刊登了他的第一部短篇科幻小說《破壞》，他開始受到讀者的矚目；

一九九二年中篇小說《四十座島嶼的騎士》則為他贏得廣泛聲譽。一九九三年，盧基揚年科

放棄懸壺濟世的理想，專心投入科幻創作領域，很快地，他從讀者及評論者身上獲得的豐厚

回饋證明他當初的選擇正確無誤。 

一九九八年小說《夜巡者》出版

的俄羅斯，在此之前數百年，這裡曾因戰亂而一片混亂，之後對立的善惡兩方代表簽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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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約，聲明彼此不能跨越對方的界線，這條界線非具體實際的線，僅是一個存於腦中的概念，

但雙方必須嚴格遵守，不能跨越雷池一步。為此，善的這方派出夜巡隊，在黑幕籠罩大地的

夜晚出巡，查緝對方是否有違反規定，因為對生活在白晝下的普通人而言，夜晚的街道是危

險的，危險的原因不在於罪犯與變態者，而是代表邪惡勢力一方的的異界人，他們是吸血鬼、

變形人、魔法師與女巫，在太陽隱落的黑夜魅影中出沒，尋找獵物。這些異界人的法力驚人，

一般武器傷害不了他們，但他們有一個天敵，就是夜巡者，數百年來他們追蹤這些異界人，

與他們作戰，維護秩序與正義⋯⋯ 

《夜巡者》的故事聽來有趣，但實際上題材並不新穎，善惡對立的二元說在哲學思想中

早是

有給讀者一個確定的答案，而繼《夜巡者》

之後

商的

老生常談，架構在善惡對立上的《夜巡者》看起來只是這項傳統思維的延續，談不上創

新，但盧基揚年科卻在這一傳統觀念裡強調一個弔詭之處，即善無法獨立存在，它得用簽訂

合約或是交換條件的方式與惡共存；另外，善的真實面不若外表光明，它必須行惡以維護自

身的利益。相對於此，惡也不若其字面意義的黑暗，它實則可能是善的受害者，而其所做的

事也未必真是惡。對吸血鬼、魔法師與女巫這些夜行獵人而言，他們數世紀以來與代表光明

的白術士對抗，是因為了解光明與黑暗勢力的平衡必須嚴格維護；是因為知道黑暗之於世界

的重要性不比光明低。所以，善與惡之間的永恆鬥爭從來就不是字面意義所顯示的那樣單純，

而究竟孰善孰惡？這概念越到後來就越模糊⋯⋯ 

《夜巡者》的故事至此告終，盧基揚年科並沒

，他與另一科幻作家弗拉基米爾‧瓦西里耶夫共同寫就《日巡者》；《日巡者》之後，盧

基揚年科單獨完成《黃昏出巡者》，這就是今年俄國最暢銷的科幻作品──《夜巡者》三部曲。 

《夜巡者》三部曲為盧基揚年科賺得名與利，加上電影首部曲的大賣，吸引了好萊塢片

注意，連同正在趕拍中的二部曲一併買下版權，至於第三部《黃昏出巡者》好萊塢則有

意自己拍。對於好萊塢的厚愛，盧基揚年科冷靜以對，他仍然將重心放在創作上，最新作品

是《當世界毀滅》，這位外表粗曠的哈薩克男子其實心思細密得很，他清楚知道本國讀者的愛

戴遠比好萊塢不著邊際的承諾要來得真實重要。 

 


